
□犁夫

乡间

经络间，是一条条小路相连。
一声声咳嗽，都是天地之间的方言。
不用额外的说明，喜鹊与乌鸦，都在

发表欢喜与忧伤的感叹。
门口的雏纹，简单地注解着紧锁的院

落，偶尔，一两声犬吠，在攥紧的询问中，
叩击门环。

或许，在老树的枝条里，还能找到昨
天的风雨，浓稠的眼霜，勾勒沧桑的流年。

一碗浓茶在一次次稀释，晚霞的颜
色，在交谈中一句句变得平淡。

咸渍渍的话题，都是由一滴滴汗水引
发，任凭那一地的庄稼，摇曳着日子，在丰
歉之间，肆意圈点。

辣椒的味道，往往是挂在墙上的宣
言，静默无语，是一种性格的展览。

一枚鸡蛋，可以解释黎明，砖瓦砌进
的褶皱，在一个个院落，守护着冷暖。

一次次的羊咩和牛哞，标注着生机，
弯曲的背影与深深的小巷，都隐藏进潮湿的视线。

锄头无法解释坟墓，经幡飘扬的惦记，震悚了
心灵的盲区，磕头祈祷的姿势，在锄头上弯了一
下，泥土中的情思，深深浅浅。

还是点燃绿色的火把，不用悲壮，不用锣鼓喧
天，从清明开始，悄然将一粒种子埋进土里，然后，
等待发芽，等待一场春雨的浇灌。

走在乡间，冬天裸露着所有的疼痛，包括那些
长出让我们流泪的田垄，以及我们看不见的惊喜，
还有被我们抛弃的情感。

瑟瑟发抖的荒草，在残雪中，遮遮掩掩。
还有，吱吱嘎嘎的脚步，不知是否还能走回

从前。
乡间，毕竟藏着一个家园。
就在心里构筑它吧，让它永远飘荡着一缕炊烟。

小米

就这样，一穂谷子长在地上。
就这样，一碗米饭摆上桌上。

从播种到破土，从耪青到灌浆，从收
获到入仓，滴滴汗水，总在葱茏的田野上
流淌。

一粒谷子，在八千年的风雨中吸收营养。
一首民谣，在八千年的炊烟中传承吟唱。
诗经，有小米写成的诗行。
五谷，有粟连缀成的意象。
一粒谷子，长成挺立的谷秧，在夜深

人静的时候，都能听见谷子拔节的声响。
一穗谷子，碾压成黄澄澄的小米，穿

越千年的饭桌，香喷喷的诠释着洪荒。
就这样，从播种的希望，到白露为霜，

谷子挺拔的身姿，摇曳成沉甸甸的重量，
低着头，感恩着雨露阳光。让汗水再一次
洗礼汗水，让匆忙再一次匆忙，把粒粒皆
辛苦的句子，用稚嫩的童音诵读，牢记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沧桑。

就这样，从犁开的泥土，到锄禾日当
午，谷子血脉般的根须，吸吮着太阳的光
芒，挺着胸，坚守着秋的辉煌。让信念再
一次坚定信念，让成长再一次成长，把汗
滴禾下土的感叹，用老黄牛的步履解释，
谱写农耕渔猎如火如荼的乐章。

有歌颂之，有舞蹈之。
手舞足蹈的祭祀，把小米供奉给神灵品尝；暮

鼓晨钟敲响，小米的馨香弥漫。
小米，香香的味道；小米，细细的模样。
一粒米，就是一粒金呀；一捧米，就是袅袅炊

烟的诗行。
七月流火，垄垄谷田泛起波浪；十月获稻，打

谷场上歌声悠扬。
一粒谷子，收获了梦想；一粒谷子，也历经了

水与火的艰难稼穑。
生命，需要营养。
历史，记录时光。
一粒小米，就是一个故事；一碗米饭，就是一

个宝藏。
在我永远抺不去的记忆上，小米刻上了铭心

刻骨的形象。
在人生苍茫岁月的入口，小米写下了循循善

诱的字词句章。
哦，小米。
哦，芬芳！

□李惠艳

祝福祖国

无法用心灵的颤动
接近每一个失眠的夜晚
红色的玫瑰
在潮湿的掌心盛开
温暖神州大地龙的传人的心田

我要感谢阳光
是你，给了漫漫长路
如此美丽的怀想
我要感谢七月
是你，给了生命旅程
分分秒秒的蓬勃生机
我要感谢旗帜
是你，用血染的风采
率领中华儿女奋勇向前

那支远行的歌谣
如今还在风中尽情地吟唱
让我用最热烈最诚挚的祝福
无论何时何地
您永远是儿女心中——
最慈祥，最伟大，最圣洁的母亲

七月的词汇

回顾 102周年的岁月
是七月最鲜红的词汇
勃发了中华儿女不懈的追求
是七月以最简单的形式
展示收割的段落和情节
速写理想的真谛

回顾 102周年的岁月
是你挥动巨手力挽狂澜
锤炼出自己的铁拳
是你的浴血奋战
赶走了豺狼般的侵略者
宣告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回顾 102周年的岁月
是你绘制了一幅画面
让中国绽开青春的笑靥
是你揭开崭新的一页
让中华民族期盼梦想成真

走向远方

爱得太深太久
总有一片彩霞弥漫心的足迹
总有满山花儿舒展着淡淡的香气
总有一种生命的激昂
流淌在火红的七月

伫立在季节的深处
用一种心情与你对峙
被晚风撩起的思绪
如同驿站上那团火焰
总把火红的情景描绘得如痴如醉

那个远去的日子
在拔节的枝叶间日渐熟稔时
季节的阵阵雁鸣
在不经意间成为一种思念
如同诗人赞美的言辞
灿烂在走向远方的康庄大道上

七月的诗行

一直在极力选择
一条暗香四溢的渡口
走进盎然的七月
走进七月滚烫的诗行
倾听远处抑扬顿挫的蝉鸣
裹挟不安分的飞翔

湖面上的红船早已远去
唯有那红色的信念
成为一种诱惑
沾满泥土的芬芳
是今生今世不变的情怀

置身于岁月的渡口
唯有那艘红船
凝聚着多少代人的执着呼唤
无法离开青春的视线
伫立于被七月梳理的稻田
再次聆听到灵魂的震颤
是来自那金色的镰刀和锤头

走进盎然的七月
（组诗）

在
乡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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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这一切就发生在你眼
前的草原上，遗憾的是你作为一
个旅游者很难看到。

你在百花盛开的呼伦贝尔大
草原上漫步，眼前是一望无际的
绿色海洋，每一种草都奉献花朵，
那摇曳的繁花，犹如漂浮在海面
上的星星，五光十色，熠熠楚楚，
每当风儿走过，它们便翩然起舞，
一闪一闪地把阳光撞成叮咚响的
琴弦。你沉醉在久违的诗和远方
里，情不自禁地去拥抱那些赤橙
黄绿青蓝紫的野花，便以为亲近
了草原。

你亲吻着芳香四溢的野花，
欣赏着它们浓妆淡抹的妩媚，端
详着它们仪态万方的婀娜。你把
一种又一种的野花逐一拍照，然
后使用花草识别软件，叫出了这
些花的名字，也知晓了这些花的
习性——淡雅的薄荷花，多年生
芳香草本，微紫色，像一团绒球似
地被茎秆串起来，生在水边草甸，
放在嘴里嚼嚼，呈微辣。最能够
点染草原的该属红彤彤的萨日朗
花了，这种百合科植物，可谓不鸣
则已一鸣惊人，在它们没有绽放
的时刻，你只有使用微距寻觅，才
能够发现它们，不知道是哪个画
家把红和绿调成了暗暗的混合
色，更不知道是哪个孩童，笨拙地
把这些蓓蕾捏成子弹状，也正是
由于暗淡低调，萨日朗的蓓蕾躲
过了风，躲过了鸟，总是在清晨盛
放，只见它们反卷起玲珑的花瓣，以小红灯笼
的样貌，弥漫了山坡、林缘和草甸。也许萨日
朗觉得自己的美丽，还不足以报答赐予它生命
的上天，于是它用千百年的时间，慢慢地告诉
人们，清热解毒，养阴润肺，是自己的长项……
还有，小黄花菜，就是那种被叫作萱草的喇叭
状鹅黄色花朵。从姿色的角度看，小黄花菜和
萨日朗、赤芍、野玫瑰、狼毒花可以说是草原花
海中最耀眼的仙女，而小黄花菜的非凡之处，
即是一道草原上的家常菜，可凉拌，可烹炒，可
做馅，又是一种味甘性良的原生态草药。还
有，吊钟样的蒙古黄芪花，白玉盏一样的玉竹
花，给干旱草甸铺上一层莫兰迪纱巾的马蔺
花，一串串琥珀吊坠般的蒙古黄芩花……镜头
徐徐推进，你发现草原上的每一种花都精美绝
伦，别开生面。

于是你久久地徜徉在草原的花海里，沐风
闻香，看不够——蓝蓝的天空飘着那白云，白
云的下面是那雪白的羊群，羊群好像斑斑的白
银……在云朵的影子里，几匹红骏马凝固了似
地站在草原上，只有鬃毛微微飘动；雄鹰在洁
净的天上飞翔，影子在草上掠过，挂着铃铛的
骆驼驾车在地上移动，车上的奶桶口漾出缕缕
洁白的乳汁，一群旱獭子立在坡地上远远张望
着草原，像淑女那样双手抚胸，你特想知道它
们是在朗诵还是在唱歌……大地之美，美不胜
收，此时你即将结束草原之旅，如醉如痴，心满
意足，禁不住面对草原放声抒怀——啊，美丽
的大草原，你是花的海洋，你的馈赠像母亲的
慈爱永不干涸。

且慢，亲爱的朋友，你的话虽然发自肺
腑，却仅仅是浮光掠影的感受。让我来告诉
你吧，草原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它的富庶和美
丽，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幅意蕴深深的生态帙
卷，草原让人类在漫长的岁月找到了人与天
地的吻合点，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价值观。

我多年在草原上行走，亲眼看到草原其实
是很脆弱的，挖一锹，一场大风过去就成为一
个小沙坑，不几年就漫延成一块沙地，你眼前
如此绿意葱茏，那是千千万万的草彼此在地下
根连着根，在地上手挽着手，造就出来的天衣
无缝，因此，草原上的每一棵草都不可或缺。

自古以来，人类逐水草而居，就像婴儿一
样依偎在草原的胸前，靠草的给予繁衍生息。

亲爱的朋友，当你观赏过了风景，请跟我
来。让我们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去聆听草原的
记忆。

我在林草结合部的撒欢牧场采访，临走
时，牧场主人赵红松给我装了一包柴胡草，让
我平日沏水喝，说柴胡水是他们家每天的饮
品。牧场的饮食，无肉不欢，无酒不欢，这里
的农人和牧民，年年岁岁依赖山野草药养
生。柴胡为《中国药典》收录的草药，有和解
表里、疏肝升阳之功效，药用部位为柴胡的干
燥根。那么，在柴胡遍地的草原森林交错带，
人们为什么不选择药典提示的柴胡干燥根使
用呢？后来我翻书，看到一个信息——在蒙
药中，龙胆的药用部位为其花，在中药中龙胆
的药用部分为干燥根。蒙药都是用地上的部
分。我想，游牧文化中以植物之根为草原命
根的理念和农耕文化中“为国之数，务在垦
草。”的理念一样，对于原初的人类生存都有
重要的意义。

正所谓生态决定生存，生存决定历史，历
史孕育文化，文化不可以一夜打造而成，就像
风霜雪雨中的大树一样，唯有饱经沧桑，才会
历久弥新。皆因人类知道只有草原可以给他
们牛羊，只有河水能够给他们乳汁，只有森林
能给他们猎物，这样的记忆渐渐变成了智慧，
变成了铭心刻骨的理念。

遥远的记忆，依然在绿野长风之中栩栩
如生。

三月下旬的一天，阳光普照草
原，残冰变成了一洼一洼的清水，旧
年的衰草像小狗的胎毛一般软软地
铺在地上，每一棵小草的根部都透
出淡淡的新绿。我想这天气正适合
在阳坡上放牧接羔，牧民们应该都
在那里。当我驱车走近道尔吉弟弟
的牧场，竟然没有见到预想的那种
喧闹。草原显得有些空空荡荡，地
平线上只有蒙古包和那个醒目的大
草垛，草垛上的人是道尔吉，他正挥
舞着一把长齿草叉子一捆一捆地往
下卸草。道尔吉虽然年轻，但从父
亲手里接过这片牧场已经十年有
余，用他的话说，也是个老牧民了。
我是在一次那达慕大会上认识他
的，当时他正手捧奖状从主席台上
下来。他得到旗里的嘉奖，不是因
为赛马得了第一，也不是因为摔跤
拿了冠军，而是因为他家的羊肉在
一个展销会上获得了最大的订单。
我说为啥你们家的羊肉那么好吃呢，
你有什么妙招？他的话很少——听阿
爸的话，少养呗。我理解，他的意思
就是不能在有限的草场上超载养
羊。如果草原百草充裕，羊儿会根
据自己身体的指令，在不同时节，选
择不同的草吃，因此营养均衡。羊
儿终日饱食，悠然自得，不会啃食草
根，草原上便始终有各种各样的草
在长，各种各样的花在开，各种各样
的草籽在成熟，那么产出的羊肉自
然是肥而不腻，齿颊留香。道尔吉
的牧羊经验，来自于他的阿爸。阿

爸走了，他留下的草原在儿子手里永续年年。
见到我的车，道尔吉从草垛上下来了，满

头大汗，一脸笑容，看来心情不错。我问他，不
是刚刚接完羊羔吗，羊妈妈需要牧草，羊宝宝
需要奶水，你怎么能把它们整日关在圈里呢？

他说每年这个季节他家都要休牧，因为
草地一放绿，吃了一冬天干草的羊对嫩草的
气味非常敏感，这时候把它们放出去，它们
会使劲啃食刚刚长出来的草心，草就没法再
长了。休牧到五月下旬，草长到半尺来高，
营养也丰富，就不怕羊啃了，恰好小羊羔也
已经学会了吃草，这时把羊群放出去，正值
水草丰美，恰到好处。休牧圈养，每天投草
喂养，定时给羊饮水，人是辛苦点，但是入冬
羊出栏的时候，看看膘肥体壮的羊，就知道
这辛苦值得了。

我说给你点个赞吧，你是响应政府号召
积极休牧的模范。道尔吉说，政府是根据草
原的规律，总结传统游牧的经验，出台了草原
春季休牧政策的。

三伏天快过去了，我又一次来到道尔吉
的牧场。天气见凉，早晨草尖上出现了淡淡
的白霜。这时候牧民开始打草了。草原这个
季节常常秋雨连阴，随时有可能下霜，长了一
个春夏的牧草有可能被泡在地里，说不定还
会被冻在地上。谁都知道储存牧草对于牧民
的生计有多么重要，但是道尔吉说，再挺两
天，再挺两天，让草籽落一落……我说，要是
下雨怎么办？道尔吉抬头看看天，看看地，不
吱声。他说看见鼢鼠出洞囤草籽，看见野鸭
子钻进草丛里不抬头地吃，就开动打草机。
在他家七千亩的草场上，我们坐直升机看他
开着拖拉机打草，感觉像在写一卷书、在画一
幅画——每隔三百米，就会留下一条十米宽
的草籽带，不刈草，让草自然衰枯，草籽自然
播撒。他打草时刻意留下七厘米高的草茬，
那是为了不伤草根。只见没有割过的草籽带
呈现浓墨重彩的黑绿，而他身后割过的草地
就像灰绿色的天鹅绒。阳光之下，草场上他
收获的一个又一个大草捆，排成队一直延伸
到天边的云里，就像书中的标点，也像印象派
画家修拉的点彩。转年春天你再看他的牧场
吧，一场春雨，打过草的地方茵茵碧绿，没打
过草的草籽带金黄透绿，那些随风而去的草
籽，在四面八方绿了个无边无际。我的兄弟
道尔吉每做一件事的时候，心里时时刻刻装
着未来的春天。

远方而来的朋友啊，此时此刻，你为什么
陷入沉思？

在你即将离开草原的时候，我还要带你
到博物馆，看一件牧民的衣服。

这是一件额吉的额吉留下的蒙古袍，白茬
的皮面在岁月的剥蚀中已经枯黄，朱红色的玛
瑙扣子已经残缺，袍子的群袂失去了大半，那
是马镫和草尖长期磨划的结果。在这件来自
岁月深处的蒙古袍胸襟上，有用三种颜色镶嵌
的横条图案特别醒目——蓝色，黑色，红色。
这些色彩在你眼前闪耀，亘古如初，仿佛是谁
从远去的时光里跳出来跟你说话。

一个笑眯眯的解说员出现了，白皙端庄，
谈吐不俗。她是鄂温克牧民的女儿，身上的
蒙古袍是高级织锦缎的，典雅又华丽，和博物
馆温暖的灯光十分匹配，在她的胸襟上我们
又看见了蓝色、黑色、红色的三道横条图案。

解说员告诉我们，蓝色代表天空，黑色代
表大地，红色代表火。这个古老的民族就是
这样把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崇拜，带在身上，放
在心中，赶着牛羊，唱着牧歌，穿过霜天雪雨，
穿过森林，走进草原，走进崭新的生活。

这一切都发生在百花盛开的草原上。亲
爱的朋友，如果你能了解，便是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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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石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一曲天籁之音，拉
开了乌兰布统草原苍茫、雄浑、壮美的画卷。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乌兰布统的天，深
邃、高古、宏阔。无云的时候，那种纯粹的蓝，干
净、幽谧，让人窒息。而云，永远是天空的标配，
是乌兰布统的绝唱，云是无声的诗篇，流动的天
籁。云在静止的时候，天空静止了，草原也静止
了，没有一丝风，万物在孕育、在安静地生长。云
在流动的时候，变幻莫测，有时候，一朵一朵的
云，絮状的、蘑菇状的、鳞片状的、丝丝缕缕的，奇
形怪状，仿佛一群安然吃草的羊；有时候，大朵大
朵的云，雪白的、铅灰色的云，被一只无形的鞭子
驱赶着，快速流动，云层下的阴影，掠过茫茫草
原、森林和湖泊。而草原的傍晚，是云最绚烂的
时候，绵延起伏的云，像山峦，像浪花涌动的海平
面，像一匹无边的丝绸，猩红、橘红、栗色……把
草原的天空装点得如梦如幻，而这时候的草原，
牛羊归圈，百鸟栖林，牧人收拢了长长的套马杆，
月亮躲在厚厚的云层后面，怀抱琵琶，等待着弹
一曲月光下的草原之夜。

乌兰布统，春天，草原从白雪皑皑中恢复生
机，万物苏醒、草木萌发，草甸，山坡，湖畔，河流，
森林，到处是白色的羊群，到处是牧人的歌声和
悦耳的鸟鸣。夏天，气候宜人，雨水充沛，牧草疯
狂生长，牛羊撒欢，万马奔驰，这是草原最旺盛、
欣欣向荣的季节。秋天如约而来，湛蓝如洗的天
空下，棉花似的云，漫不经心的，在头顶上飘来飘
去，几乎擦肩而过，似乎触手可及，这个季节的乌
兰布统，风平浪静，起伏的山丘、茂密的草甸、斑
斓的野花、闪亮的湖泊、大片的湿地、潺湲的河流
和苍郁的森林，构成了绝美的草原风光；绵延跌
宕的草甸上，青青的牧草渐趋成熟，漫过膝盖，紫
红、浅黄、淡蓝、粉白的花，星星点点，一阵阵淡淡
的清香，沁人肺腑。

极目远眺，阳光下的草甸，低矮的山丘，起伏
的曲线，柔和而优美；沙柳、榆、榛子、白桦，这些草
原上原生树，往往一棵、三两棵，抑或丛林状，在斜
坡、山顶或者山脚下，或歪歪斜斜，或迎风伫立，形
成多层次的画面感。

乌兰布统的湖泊与湿地一般成互生
状态，往往在一大片水草丰美的湿地中，
一汪清凌凌的湖水闪亮其中，大的，上千
亩，小的，形如池塘，仿佛天空中坠落的绿

翡翠，在辽阔的草原熠熠闪光；湖面上，野鸭子安
然凫水，优哉游哉，一只水鸟在低空徘徊，倏忽从
水面上掠过，尖利的喙，啄起一条挣扎的小鱼，迅
速向附近的丛林飞去；湖畔，遍布芦苇，有的丛生，
有的一大片，呈放射状，葳蕤而生机勃发，一直延
伸到湖的中间，这些茂密的苇荡，自然成为野鸭和
水鸟们栖息的天堂。

在乌兰布统草原，在山丘围拢、树林掩映的山
谷中，公主湖，一泓清水，静卧其中。公主湖的故
事，让人潸然泪下。公主湖，一湖水，一湖眼泪，一
湖不朽的传奇。

将军泡子，四面群山怀抱，一平如镜的水面
上，太阳的光斑，窸窣闪亮，水鸟啁啾，鱼翔浅底。

在乌兰布统舒缓的山坡上漫步，一个人的旅
行，自在、惬意，天空是飘荡的云，脚下是漫山的碧
草和野花，远处是白色的蒙古包，一个人就是一片
美丽的草原。

如果向远方眺望，大片的白桦林，在明亮的秋
阳下，披上橘色的光芒，逆光将眼前的一切打出高
光轮廓，构成了一幅油画。

乌兰布统的河流，或细若游丝，或形如飘带，
有的隐身于丰美的水草中，汩汩流淌，仿佛害羞
的少女，犹抱琵琶半遮面；有的蜿蜒曲折，悄无声
息，从大片的草甸中迤逦而去。广阔的草原孕育
了河流，反过来，河流又滋润着草原。无数涓涓
细流，从山丘、草地，汇成吐力根河、乌兰河、西拉
木伦河……最终形成滦河、辽河、潮河等大大小
小的河流。

乌兰布统的河流，还在于因河而形成的草原
峡谷，处于红山军马场的河流，河水幽深，深深的
河道，切出陡峭的河岸，清清的河水，拨开茂密的
丛林，仿佛一条盘旋而去的长龙，游向西拉木伦
河，游向草原的尽头。

乌兰布统的秋天，一望无际的草原，秋草一片
金黄。五彩山，乌兰布统一张多彩的名片，色彩斑
斓，凝重、壮丽。

乌兰布统，又名坝上草原，处于阴山山脉与大
兴安岭余脉的交汇地带，位于克什克腾旗南端，北
接浑善达克沙地，南与塞罕坝隔河相望。

乌兰布统，那奔驰的骏马与悠扬的马头琴，那
高耸而神秘的敖包，那白色的毡房和袅袅的炊烟，

那洁白的哈达与酸甜的马奶酒，那熊熊的
篝火与欢快的蒙古舞……

乌兰布统，自然的旋律。
一首歌，一部古老的传奇；一首歌，一

曲草原的绝唱。

乌兰布统，自然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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